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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世事翻腾似转轮，眼前凶吉未为真。 

请看久久分明应，天道何曾负善人？ 

闻得老郎们相传的说话，不记得何州甚县，单说有一人，姓

金名孝，年长未娶。家中只有个老母，自家卖油为生。一日挑了

油担出门，中途因里急，走上茅厕大解，拾得一个布裹肚，内有

一包银子，约莫有三十两。金孝不胜欢喜，便转担回家，对老娘

说道：“我今日造化，拾得许多银子。”老娘看见，到吃了一惊，

道：“你莫非做下歹事偷来的么？”金孝道：“我几曾偷惯了别人

的东西？却恁般说！早是邻舍不曾听得哩。这裹肚，其实不知什

么人遗失在茅坑旁边，喜得我先看见了，拾取回来。我们做穷经

纪的人，容易得这主大财？明日烧个利市，把来做贩油的本钱，

不强似赊别人的油卖？”老娘道：“我儿，常言道：‘贫富皆由命。’

你若命该享用，不生在挑油担的人家来了。依我看来，这银子虽

非是你设心谋得来的，也不是你辛苦挣来的。只怕无功受禄，反

受其殃。这银子，不知是本地人的，远方客人的？又不知是自家

的，或是借贷来的？一时间失脱了，抓寻不见，这一场烦恼非小。

连性命都失图了。也不可知。曾闻古人裴度还带积德，你今日原

到拾银之处，看有甚人来寻，便引来还他原物，也是一番阴德，

皇天必不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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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孝是个本分的人，被老娘教训了一场，连声应道：“说得是，

说得是。”放下银包裹肚，跑到那茅厕边去。只见闹嚷嚷的一丛人

围着一个汉子，那汉子气忿忿的叫天叫地。金孝上前问其缘故。

原来那汉子是他方客人，因登东， 解脱了裹肚，失了银子，找寻

不见。只道卸下茅坑，唤几个泼皮来，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

拥着闲看。金孝便问客人道：“你银子有多少？”客人胡乱应道：

“有四五十两。”金孝老实，便道：“可有个白布裹肚么？”客人

一把扯住金孝，道：“正是，正是。是你拾着，还了我，情愿出赏

钱。”众人中有快嘴的便道：“依着道理，平半分也是该的。”金孝

道：“真个是我拾得，放在家里，我只随我去便有。”众人都想道：

拾得钱财，巴不得瞒过了人，那曾见这个人到去寻主儿还他？也

是异事。金孝和客人动身时，这伙人一哄都跟了去。

金孝到了家中，双手捧出裹肚，交还客人。客人检出银包看

时，晓得原物不动；只怕金孝要他出赏钱，又怕众人乔主张他平

分，反使欺心，赖着金孝，道：“我的银子，原说有四五十两，如

今只剩得这些，你匿过一半，可将来还我！”金孝道：“我才拾得

回来，就被老娘偪我出门，寻访原主还他何曾动你分毫？”那客

人赖定短了他的银两，金孝负屈忿恨，一个头肘子撞去。那客人

力大，把金孝一把头发提起，像只小鸡一般，放翻在地，捻着拳

头便要打。引得金孝七十岁的老娘，也奔出门前叫屈。众人都有

些不平，似杀阵般嚷将起来。

恰好县尹相公在这街上过去，听得喧嚷，歇了轿，分付做公

的拿来审问。众人怕事的，四散走开了。也有几个大胆，站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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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看县尹相公怎生断这公事。

却说做公的，将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县尹面前，当街跪下，

各诉其情。一边道：“他拾了小人的银子，藏过一半不还。”一边

道：“小人听了母亲言语，好意还他，他反来图赖小人。”县尹问

众人：“谁做证见？”众人都上前禀道：“那客人脱了银子，正在

茅厕边抓寻不着，却是金孝自走来承认了，引他回去还他。这是

小人们众目共睹。只银子数目多少，小人不知。”县令道：“你两

下不须争嚷，我自有道理。”教做公的带那一干人到县来。

县尹升堂，众人跪在下面。县尹教取裹肚和银子上来，分付

库吏，把银子兑准回复。库吏复道：“有三十两。”县主又问客人

道：“你银子是许多？”客人道：“五十两。”县主道：“你看见他

拾取的，还是他自家承认的。”客人道：“实是他亲口承认的。”县

主道：“他若是赖你的银子，何不全包都拿了？却只藏一半，又自

家招认出来？他不招认，你如何晓得？可见他没有赖银之情了。

你失的银子是五十两，他拾的是三十两，这银子不是你的，必然

另是一个人失落的。”客人道：“这银子实是小人的，小人情愿只

领这三十两去罢。”县尹道：“数目不同，如何冒认得去。这银两

合断与金孝领去，奉养母亲；你的五十两，自去抓寻。”金孝得了

银子，千恩万谢的，扶着老娘去了。那客人已经官断，如何敢争？

只得含羞噙泪而去。众人无不称快。这叫做：

欲图他人，翻失自己。

自己羞惭，他人欢喜。

看官，今日听我说“金钗钿”这椿奇事。有老婆的翻没了老

婆，没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两个，图银子的翻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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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银子，不要银子的翻得了银子，事迹虽异，天理则同。

却说江西赣州府石城县，有个鲁廉宪一生为官清介，并不要

钱，人都称为“鲁白水”。那鲁廉宪与同县顾佥事累世通家。鲁家

一子，双名学曾；顾家一女，小名阿秀，两下面约为婚。来往间

亲家相呼，非止一日。因鲁奶奶病故，廉宪携着孩儿在于任所，

一向迁延，不曾行得大礼。谁知廉宪在任，一病身亡。学曾扶柩

回家，守制三年，家事愈加消乏，止存下几间破房子，连口食都

不周了。

顾佥事见女婿穷得不象样，遂有悔亲之意，与夫人孟氏商议

道：“鲁家一贫如洗，眼见得六礼难备，婚娶无期；不若别求良姻，

庶不误女儿终身大事之托。”孟夫人道：“鲁家虽然穷了，从幼许

下的亲事，将何辞以绝之？”顾佥事道：“如今只差人去说男女长

大，催他行礼。两边都是宦家，各有礼面，说不得 ‘没有’两个

字，也要出得他的门，入的我的户。那穷鬼自知无力，必然情愿

退亲。我就要了他休书，却不一刀两断？”孟夫人道：“我家阿秀

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到不肯。”顾佥事道：“在家从父，这也由

不得你。你只慢慢地劝他便了。”

当下孟夫人走到女儿房中，说知此情。阿秀道：“妇人之义，

从一而终，婚姻论财，夷虏之道。爹爹如此欺贫重富，全没人伦，

决难从命。”孟夫人道“如今爹去催鲁家行礼，他若行不起礼，倒

愿退亲，你只索罢休。”阿秀道：“说那里话？若鲁家贫不能聘，

孩儿情愿守志终身，决不改适，当初钱玉莲投江全节，留名万古。

爹爹若是见逼，孩儿就拚却一命，亦有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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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夫人见女儿执性，又苦他，又怜他。心生一计：除非瞒过

佥事，密地唤鲁公子来，助他些东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

忽一日，顾佥事往东庄收租，有好几日担阁。孟夫人与女儿

商量停当了，唤园公老欧到来。夫人当面分付，教他去请鲁公子，

后门相会，如此如此，“不可泄漏，我自有重赏。”老园公领命，

来到鲁家。但见：门如败寺，屋似破窑。窗槅离披，一任风声开

闭；厨房冷落,绝无烟气蒸腾。颓墙漏瓦权栖一足，只怕雨来：旧

椅破床便当柴，也少火力。尽说宦家门户倒，谁怜清吏子孙贫？

说不尽鲁家穷处。

却说鲁学曾有个姑娘，嫁在梁家，离城将有十里之地。姑夫

已死，止存一子梁尚宾，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三口儿一处过活，

家道粗足。这一日鲁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个烧火的白

发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传了夫人之命，教他作速寄信去请公子

回来：“此是夫人美情，趁这几日老爷不在家中，专等专等，不可

失信。”嘱罢自去了。这里老婆子想道：此事不可迟缓，也不好转

托他人传话。当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肚里。

当下嘱咐邻人看门，一步一跌的问到梁家。梁妈妈正留着侄儿在

房中吃饭，婆子向前相见，把老园公语言细细述了。姑娘道：“此

是美事。”撺掇侄儿快去。

鲁公子心中不胜欢喜，只是身上蓝缕，不好见得岳母，要与

表兄梁尚宾借件衣服遮丑。原来梁尚宾是个不守本分的歹人，早

打下欺心草稿，便答应道：“衣服自有，只是今日进城，天色已晚

了；宦家门墙，不知深浅，令岳母夫人虽然有话，众人未必尽知，

去时也须仔细。凭着愚见，还屈贤弟在此草榻。明日只可早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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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晚行。”鲁公子道：“哥哥说得是。”梁尚宾道：

“愚兄还要到东村一个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来再得奉

陪。”又嘱付梁妈妈道：“婆子走路辛苦，一发留他过宿，明口去

罢。”妈妈也只道孩儿是个好意，真个把两人都留住了。谁知他是

个奸计，只怕婆子回去时，那边老园公又来相请，露出鲁公子不

曾回家的消息，自己不好去打脱冒。正是：

欺天行当人难识，立地机关鬼不知。 

梁尚宾背却公子，换了一套新衣，悄地出门，径投城中顾佥

事家来。

却说孟夫人是晚教老园公开了园门伺候。看看日落西山，黑

影里只见一个后生，身上穿得齐齐整整，脚儿走得慌慌张张，望

着园门欲进不进的。老园公问道：“朗君可是鲁公子么？”梁尚宾

连忙鞠个躬应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见召，特地到此，望乞通

报。”老园公慌忙请到亭子中暂住，急急的进去，报与夫人。孟夫

人就差个管家婆出来传话，请公子在内室相见。才下得亭子，又

有两个丫鬟，提着两碗纱灯来接。弯弯曲曲行过多少房子，忽见

朱楼画阁，方是内室。孟夫人揭起朱帘，秉烛而待。那梁尚宾一

来是个小家出身，不曾见恁般富贵样子；二来是个村郎，不通文

墨；三来自知假货，终是怀着个鬼胎，意气不甚舒展。上前相见

时，跪拜应答，眼见得礼貌粗疏， 语言涩带。孟夫人心下想着：

“好怪！全不像宦家子弟。”一念又想：“常言 ‘人贫智短’，他

恁地贫困，如何怪得他失张失智？”转了第二个念头，心下愈加

可怜起来。

茶罢，夫人分付忙排夜饭，就请小姐出来相见。阿秀初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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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被母亲逼了两三次，想着：父亲有赖婚之意，万一如此，今

宵便是永诀；若得见亲夫一面，死亦甘心。当下离了绣阁，含羞

而出。孟夫人道：“我儿过来见了公子，只行小礼罢。”假公子朝

上连作两个揖，阿秀也福了两福，便要回步。

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

假公子两眼只瞧那小姐，见他生的端丽，骨髓里都发痒起来。这

里阿秀只道见了真丈夫，低头无语，满腹悽惶，只饶得哭下一场。

正是：

真假不同，心肠各别。

少顷，饮馔已到，夫人教排做两桌，上面一桌请公子坐，打

横一桌娘儿两个同坐。夫人道：“今日仓卒奉邀，只欲周旋公子姻

事，殊不成礼，休怪休怪。”假公子刚刚谢得个“打搅”二字，面

皮都急得通红了。席间夫人把女儿守志一事，略叙一叙，假公子

应了一句，缩了半句。夫人也只认他害羞，全不为怪。那假公子

在席上自觉局促，本是能饮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强他。又坐

了一回，夫人分付收拾铺陈在东厢下，留公子过夜。假公子也假

意作别要行，夫人道：“彼此至亲，何拘形迹？我母子还有至言相

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见丫鬟来禀，东厢内铺设已完，请公子

安置。假公子作揖谢酒。丫鬟掌灯送到东厢去了。

夫人唤女儿进房，赶去侍婢，开了箱笼，取出私房银子八十

两，又银杯二对，金首饰一十六件，约值百金，一手交付与女儿，

说道：“做娘的手中只有这些，你可亲去交与公子，助他行聘完婚

之费。”阿秀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儿，礼有经权，

事有缓急。如今尴尬之际，不是你亲去嘱咐，把夫妻之情打动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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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何肯上紧？穷孩子不知世事，倘或外人商量，被人哄诱，把

东西一时花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时悔之何及！这东西

也要你袖里藏去，不可露人眼目。”阿秀听了这一班道理，只得依

允，便道：“娘，我怎好自去？”夫人道：“我教管家婆跟你去。”

当下唤管家婆来到，分付他只等夜深，密地送小姐到东厢，与公

子叙话。又附耳道：“送到时，你只在门外等候，省得两下碍眼，

不好交谈。”管家婆已会其意了。

婆捱门而进，报道：“小姐自来相会。”假公子慌忙迎接，重

新叙礼。有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个字也讲不出，及至见

了小姐，偏会温存絮话！这里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

背却夫人，一般也老落起来。两个你问我答，叙了半晌。阿秀话

出衷肠，不觉两泪交流。那假公子也装出捶脑叹气，揩眼泪缩鼻

涕，许多丑态。又假意解劝小姐，抱持绰趣，尽他受用。管家婆

在房门外，听见两下悲泣，连累他也凄惶，堕下几点泪来。谁知

一边是真，一边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银两首饰，递与假公子，

再三嘱付，自不必说。假公子收过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灯儿吹

灭，苦要求欢。阿秀怕声张起来，被丫鬟们听见了，坏了大事，

只得勉从。有人作 《如梦令》词云：可惜名花一朵，绣幙深闺藏

护。不遇探花郎，抖被狂蜂残破。

错误，错误！怨杀东风分付

常言：“事不三思，终有后悔。”孟夫人要私赠公子，玉成亲

事，这是锦片的一团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椿事情，如何不教老园

公亲见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来，只合当面嘱付一番，把东西

赠他，再教老园公送他回去，看个下落，万无一失。千不合，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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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教女儿出来相见，又教女儿自往东厢叙话，这分明放一条

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事来？莫说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

枉做了一世牵扳的话柄。这也算做姑息之爱，反害了女儿的终身。

闲话休题。且说假公子得了便宜，放松那小姐去了。五鼓时，

夫人教丫鬟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汤点心之类。又嘱付道：“拙夫

不久便回，贤婿早做准备，休得怠慢。”假公子别了夫人，出了后

花园门，一头走一头想道：“我白白里骗了一个宦家闺女，又得了

许多财帛，不曾露出马脚，万分侥幸。只是今日鲁家又来，不为

全美。听得说顾佥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担阁一日，待明日才放

他去。若得顾佥事回来，他便不敢去了，这事就十分干净了。”计

较已定，走到了酒店自饮三杯，吃饱了肚里，直延捱到午后方才

回家。

鲁公子正等得不耐烦，只为没有衣服，转身不得。姑娘也焦

燥起来，教庄家往东村寻取儿子，并无踪迹。走向媳妇田氏房前

问道：“儿子衣服有么？”田氏道：“他自已检在箱里，不曾留得

钥匙。”原来田氏是东村田贡元的女儿，到有十分颜色，且又通书

达礼，田贡元原是石城县中有名的一个豪杰，只为一个有司官与

他做对头，要下手害他，却是梁尚宾的父亲与他舅子鲁廉宪说了，

廉宪也素闻其名，替他极口分辩，得免其祸，因感激梁家之恩，

把这女儿许他为媳。那田氏像了父亲，也带三分侠气，见丈夫是

个蠢货，又且不干好事，心下每每不悦，开口只叫做“村郎”。以

此夫妇两不和顺，连衣服之类，都是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

不去管他。

却说姑侄两个正在心焦，只见梁尚宾满脸春色回家。老娘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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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道：“兄弟在此专等你的衣服，你却在那里噇酒，整夜不归？又

没寻你去处！”梁尚宾不回娘话，一径回到自己房中，把袖里东西

都藏过了，才出来对鲁公子道：“偶为小事缠住身子，担阁了表弟

一日，休怪休怪。今日天色已晚了，明日回宅罢。”老娘骂道：“你

只顾把件衣服借与做兄弟的，等他自己干正务，管他今日明日！”

鲁公子道：“不但衣服，连鞋袜都要告借。”梁尚宾道：“有一双青

缎子鞋在间壁皮匠家允底，今晚催来，明日早奉穿去。”鲁公子没

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

到明朝，梁尚宾只推头疼，又睡个日高三丈。早饭都吃过了，

方才起身，把道袍、鞋、袜慢慢的逐件搬将出来，无非要延捱时

刻，误其美事。鲁公子不敢就穿，借个包袱儿包好，付与老婆子

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类，唤个庄客送公子回去，

又嘱咐道：“若亲事就绪，可来回复我一声，省得我牵挂。”鲁公

子作揖转身，梁尚宾相送一步，又说道：“兄弟你此去须是仔细，

不知他意儿好歹，真假如何。依我说，不如只往前门硬挺着身子

进去，怕不是他亲女婿，赶你出来？又且他家差老园公请你，有

凭有据，须不是你自轻自贱。他有好意，自然相请；若是翻转脸

来，你拚得与他诉落一场，也教街坊上人晓得。倘到后园旷野之

地，被他暗算，你却没有个退步。”鲁公子又道：“哥哥说得是。”

正是：

背后害他当面好，有心人对没心人。  

鲁公子回到家里，将衣服鞋袜装扮起来。只有头巾分寸不对，

不曾借得。把旧的脱将下来，用清水摆净，教婆子在邻舍家借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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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斗，吹些火来熨得直直的；有些磨坏的去处，再把些饭儿粘得

硬硬的，墨儿涂得黑黑的。只是这顶巾，也弄了一个多时辰，左

带右带，只怕不正。教婆子看得件件停当了，方才移步径投顾佥

事家来，门公认是生客，回道：“老爷东庄去了。”鲁公子终是宦

家的子弟，不慌不忙的说道：“可通报老夫人，说道：鲁某在此。”

门公方知是鲁公子，却不晓得来情，便道：“老爷不在家。小人不

敢乱传。”鲁公子道：“老夫人有命，唤我到来。你去通报自知，

须不连累你们。”门公传话进去，禀说：“鲁公子在外要见，还是

留他进来，还是辞他？”

孟夫人听说，吃了一惊，想：他前日去得，如何又来？且请

到正厅坐下。

先教管家婆出去，问他有句话说。管家婆出来瞧了一瞧，忙

转身进去，对老夫人道：“这公子是假的，不是前夜的脸儿，前夜

是胖胖儿，黑黑儿的；如今是白白儿，瘦瘦儿的。”夫人不信道：

“有这等事！”亲到后堂，从帘内张看，果然不是了。孟夫人心上

委决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细细把家事盘问，他答来一字无差。

孟夫人初见假公子之时，心中原有些疑惑，今番的人才清秀，语

言文雅，倒像真公子的样子。再问他今日为何而来，答道：“前蒙

老园公传语呼唤，因鲁某羁滞乡间，今早才回，特来参谒，望恕

迟误之罪。”夫人道：“这是真情无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脱冒的冤

家，又是那里来的？”慌忙转身进房，与女儿说其缘故，又道：“这

都是做爹的不存天理，害你如此，悔之不及！幸而没人知道，往

事不须题起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请来的，无物相赠，如

之奈何？”正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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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一着错，满盘都是空。  

阿秀听罢，呆了半晌。那时一肚子情怀，好难描写：说慌又

不慌，说羞又不是羞，说恼又不是恼，说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乱

针刺体，痛痒难言。喜得他志气过人，早有了三分主意，便道：“母

亲且与他相见，我自有道理。”孟夫人依了女儿言语，出庭来相见

公子。公子掇一把校椅，朝上放下：“请岳母大人上坐，待小婿鲁

某拜见。”孟夫人谦让了一回，从傍站立，受了两拜，便教管家婆

扶起看坐。公子道：“鲁某只为家贫，有缺礼数。蒙岳母大人不弃，

此恩生死不忘。”夫人自觉惶愧，无言可答。忙教管家婆把庭门掩

上，请小姐出来相见。

阿秀站在帘内，如何肯移步。只教管家婆传语道：“公子不该

担阁乡间，负了我母子一片美意。”公子推故道：“某因患病乡间，

有失奔趋。今方践约，如何便说相负？”阿秀在帘内回道：“三日

以前，此身是公子之身；今迟了三日，不堪伏侍巾栉，有玷清门。

便是金帛之类，亦不能相助了。所存金钗二股，金钿一对。聊表

寸意。公子宜别选良姻，休得以妾为念。”管家婆将两般首饰递与

公子，公子还疑是悔亲的话，那里肯收。阿秀又道：“公子但留下，

不久自有分晓。公子请快转身，留此无益。”说罢，只听得哽哽咽

咽的哭了进去。

鲁学曾愈加疑惑，向夫人发作道：“小婿虽贫，非为这两件首

饰而来。今日小姐似有决绝之意，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语？既如此

相待，又呼唤鲁某则甚？”夫人道：“我母子并无异心。只为公子

来迟，不将姻事为重，所以小女心中愤怨，公子休得多疑。”鲁学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选（一）

13 

曾只是不信，叙起父亲存日许多情分，“如今一死一生，一贫一富，

就忍得改变了？鲁某只靠得岳母一人做主，如何三日后，也生退

悔之心？”劳劳叨叨的说个不休。孟夫人有口难辩，倒被他缠住

身子，不好动身。

忽听得里面乱将起来。丫环气喘喘的奔来报道：“奶奶，不好

了？快来救小姐！”吓得孟夫人一身冷汗，巴不得再添两只脚在肚

下。管家婆扶着左腋，跑到绣阁，只见女儿将罗帕一幅，缢死在

床上。急急解救时，气已绝了。叫唤不醒，满房人都哭起来。鲁

公子听小姐缢死，还道是做成的圈套，捻他出门，兀自在庭中嚷

刮。孟夫人忍着疼痛，传话请公子进来。公子来到绣阁，只见牙

床锦被上，直挺挺躺着个死小姐。夫人哭道：“贤婿，你今番认一

认妻子。”公子当下如万箭攒心，放声大哭。夫人道：“贤婿，此

处非你久停之所，怕惹出是非，贻累不小，快请回罢。”教管家婆

将两般首饰，纳在公子袖中，送他出去。鲁公子无可奈何，只得

挹泪出门去了。

这里孟夫人一面安排入殓，一面东庄去报顾佥事回来。只说

女儿不愿停婚，自缢身死。顾佥事懊悔不迭，哭了一场，安排成

丧出殡不题。后人有诗赞阿秀云：

死生一诺重千金，谁料奸谋祸阱深？  

三尺红罗报夫主，始知污体不污心。  

却说鲁公子回家看了金钗钿，哭一回，叹一回，疑一回，又

解一回，正不知什么缘故，也只道是自家命薄所致耳。过了一晚，

次日把借来的衣服鞋袜，依旧包好，亲到姑娘家去送还。梁尚宾

晓得公子到来，到躲了出去。公子见了姑娘，说起小姐缢死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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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妈妈连声感叹，留公子酒饭去了。

梁尚宾回来，问道：“方才表弟到此，说曾到顾家去了未曾？”

梁妈妈道：“昨日去的，不知什么缘故，那小姐嗔怪他来迟三日，

自缢而死。”梁尚宾不觉失口叫声：“呵呀，可惜好个标致小姐！”

梁妈妈道：“你那里见来？”梁尚宾遮掩不来，只得把自己打脱冒

事，述了一遍。梁妈妈大惊，骂道：“没天理的禽兽，做出这样勾

当！你这房亲事还亏母舅作成你的，你今日恩将仇报，反去破坏

了做兄弟的姻缘，又害了顾小姐一命，汝心何安？”

千禽兽，万禽兽，骂得梁尚宾开口不得。走到自己房中，田

氏闭了房门，在里面骂道：“你这样不义之人，不久自有天报，休

想善终！从今你自你，我自我，休得来连累人！”梁尚宾一肚气，

正没出处，又被老婆诉说，一脚跌开房门，揪了老婆头发便打。

又是梁妈妈走来，喝了儿子出去。田氏捶胸大哭，要死要活。梁

妈妈劝他不住，唤个小轿抬回娘家去了。

梁妈妈又气又苦，又受了惊，又愁事迹败露，当晚一夜不睡，

先寒发热。病了七日，呜呼哀哉。田氏闻得婆婆死了，特来奔丧

带孝。梁尚宾旧愤不息，便骂道：“贼泼妇！只道你住在娘家一世，

如何又有回家的日子？”两下又争闹起来。田氏道：“你干了亏心

的事，气死了老娘，又来消遣我！我今日若不是婆死，永不见你

村郎之面！”梁尚宾道：“怕断了老婆种，要你这泼妇见我！只今

日便休了你去，再莫上门！”田氏道：“我宁可终身守寡，也不愿

随你这样不义之徒。若是休了到得干净，回去烧个利市。”梁尚宾

一向夫妻无缘，到此说了尽头话，憋一口气，真个就写了离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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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付与田氏。 田氏拜别婆婆灵位，哭了一场，出门而去。正是：

有心去调他人妇，无福难招自己妻。  

可惜田家贤慧女，一场相骂便分离。  

话分两头。再说孟夫人追思女儿，无日不哭。想道：信是老

欧寄去的，那黑胖汉子，又是老欧引来的，若不是通同作弊，也

必然漏泄他人了。等丈夫出门拜客，唤老欧到中堂，再三讯问。

却说老欧传命之时，其实不曾泄漏，是鲁学曾自家不合借衣，惹

出来的奸计。当夜来的是假公子，三日后来的是真公子，孟夫人

肚子里明明晓得有两个人，那老欧肚里还自认做一个人，随他分

辩，如何得明白？夫人大怒，喝教手下把他拖番在地，重则三十

板子，打得皮开血喷。

顾佥事一日偶到园中，叫老园公扫地，听说被夫人打坏，动

掸不得。叫人扶来。问其缘故。老欧将夫人差去约鲁公子来家，

及夜间房中相会之事，一一说了。顾佥事大怒道：“原来如此！”

便叫打轿，亲到县中，与知县诉知其事，要将鲁学曾抵尝女儿命。

知县教补了状词，差人拿鲁学曾到来，当堂审问。鲁公子是老实

人，就把实情细细说了：“见有金钗钿两般，是他所赠；其后园私

会之事，其实没有。”知县就唤园公老欧对证。这老人家两眼模糊，

前番黑夜里认假公子的面庞不真，又且今日家主分付了说话，一

口咬定鲁公子，再不松放。知县又徇了顾佥事人情，着实用刑拷

打。鲁公子吃苦不过，只得招道：“顾奶奶好意相唤，将金钗钿助

为聘资。偶见阿秀美貌，不合辄起淫心，强逼行奸。到第三日，

不合又往，致阿秀羞愤自缢。”知县录了口词，审得鲁学曾与阿秀

空言议婚，尚未行聘过门，难以夫妻而论。既因奸致死，合依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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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律问绞。一面发在死囚牢里，一面备文书申详上司。孟夫人闻

知此信大惊，又访得他家，只有一个老婆子也吓得病倒，无人送

饭，想起：“这事与鲁公子全没相干，到是我害了他。”私下处些

银两，分付管家婆央人替他牢中使用，又屡次劝丈夫保全公子性

命，顾佥事愈加忿怒，石城县把这件事当做新闻，沿街传说。正

是：

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顾佥事为这声名不好，必欲置鲁学曾于死地。

再说有个陈廉御史，湖广籍贯，父亲与顾佥事是同榜进士，

以此顾佥事叫他是年侄。此人少年聪察，专好辨冤析枉，其时正

奉差巡按江西。未入境时，顾佥事先去嘱托此事。陈御史口虽领

命，心下不以为然，莅任三日，便发牌按临赣州，吓得那一府官

吏尿流屁滚。审录日期，各县将犯人解进。陈御史审到鲁学曾一

起，阅了招词，又把金钗钿看了，叫鲁学曾问道：“这金钗钿是初

次与你的么？”鲁学曾道：“小人只去得一次，并无二次。”御史

道：“招上说三日后又去。是怎么说？”鲁学曾口称“冤枉”，诉

道：“小人的父亲存日，定下顾家亲事，因父亲是个清官，死后家

道消乏，小人无力行聘。岳父顾佥事欲要悔亲，是岳母不肯，私

下差老园公来唤小人去许赠金帛。小人羁身在乡，三日后方去。

那日只见得岳母，并不曾见小姐之面，这奸情是屈招的。”御史道：

“既不曾见小姐，这金钿钗何人赠你？”鲁学曾道：“小姐立在帘

内，只责备小人来迟误事。莫说婚姻，连金帛也不能相赠了，这

金钗钿权留个忆念。小人还只认做悔亲的话，与岳母争辩。不期

小姐房中缢死，小人至今不知其故。”御史道：“恁般说，当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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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到后园去了。”鲁学曾道：“实不曾去。”御史想了一回：若特

地唤去，岂止赠他钗钿二物？详阿秀抱怨口气，必然先有人冒去

东西，连奸骗都是有的，以致羞愤而死。便叫老欧问道：“你到鲁

家时，可曾见鲁学曾么？”老欧道：“小人不曾面见。”御史道：“既

不曾面见，夜间来的你如何就认得是他？”老欧道：“他自称鲁公

子，特来赴约，小人奉主母之命，引他进见的，怎赖得没有？”

御史道：“相见后，几时去的？”老欧道：“闻得里面夫人留酒，

又赠他许多东西，五更时去的。”鲁学曾又叫屈起来。御史喝住了，

又问老欧：“那鲁学曾第二遍来，可是你引进的？”老欧道：“他

第二遍是前门来的，小人并不知。”御史道：“他第一次如何不到

前门，却到后园来寻你？” 老欧道：“我家奶奶着小人寄信，原

教他在后园来的。”御史唤鲁学曾问道：“你岳母原教你到后园来，

你却如何往前门去？”鲁学曾道：“他虽然相唤，小人不知意儿真

假，只怕园中旷野之处，被他暗算，所以径奔前门，不曾到后园

去。”御史想来，鲁学曾与国公，分明是两样说话，其中必有情弊。

御史又指着鲁学曾问老欧道：“那后园来的，可是这个嘴脸，你可

认得真么，不要胡乱答应。”老欧道：“昏黑中小人认得不十分真，

像是这个脸儿。”御史道：“鲁学曾既不在家，你的信却寄与何人

的？”老欧道：“他家只有个老婆婆，小人对他说的，并无闲人在

旁。”御史道：“毕竟还对何人说来？”老欧道：“并没第二个知觉。”

御史沉吟半晌，想道：“不究出根由，如何定罪？怎么回复老年

伯？”又问鲁学曾道：“你说在乡，离城多少？家中几时寄到的

信？”鲁学曾道：“离北门外只十里，是本日得信的。”御史拍案

叫道：“鲁学曾，你说三日后方到顾家，是虚情了。既知此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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